
64

陶有着古老的历史，人类在会用火不久，就发现水、土、火互相作用后能产生一种实

用的生活用具。随着制陶工艺的不断改进，先民们展现了自己的艺术才华。甘肃彩陶是世

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中的明珠。笔者仅以马家窑、四坝等地出土的

陶器上的舞蹈纹饰为研究对象，探讨远古先民生活中的舞与巫形象的演变，及其社会作用。

彩陶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标志，它以客观可见

的物证形态和独具特色的艺术方式，记录了原始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彩陶的造型和

纹饰，在原始社会晚期的不同文化发展中，无不具有其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在青海省

大通县上孙家寨村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之后，陆续在甘肃的武威、会

宁、酒泉以及青海的宗日等地都出土了多件舞蹈纹彩陶盆和彩陶罐。舞蹈纹饰与原始先

民的狩猎活动、祭祀天地日月、生殖崇拜、庆祝丰收、日常娱乐等密切相关的观点，纷

纷呈现于各种学术期刊与著作之中，这对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但以上这些研究

多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同时很多学者只是对舞蹈纹样与器物进行了研究，而忽略了对器

物、器形以及舞蹈纹饰图像是一个由具像到抽象，由写实到写意（暂且借用这一词汇，

用于此不尽准确）的一个发展过程，以及舞与巫从图像上看有何联系的阐释。

在许多学者研究中，一种流行的认识是，原始时期彩陶舞蹈纹与原始先民的丧葬文

化相联系的巫术礼仪生活有着重要的联系。由于先民们认识能力所限，他们往往把某种

自然物（一般为动物）认为是生命的来源，于是这种图腾变成了部落的保护神，为了得

到神的庇佑，以自己的方式取悦于神，先民们认为神的喜怒哀乐和人是一样的，在祭祀

过程中献上了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供神享用，跳起了模仿图腾动作的舞蹈。

最早的祭祀舞蹈，成员们都可参加，当这一仪式越来越神圣化后，逐渐出现了专职

的巫，巫舞的内容也被慢慢固定下来了。巫从此成了人神交流的媒介，有了代神发言的

专利，也就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在进入阶级社会后，达到极致。

迄今为止，在史前文化中发现的舞蹈纹彩陶数量极多，但人们常认为其数量极少。

舞蹈纹彩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们常常谈及的写实风格的舞蹈纹彩陶。而另一类则

是抽象的，是人们一眼看不出来的，但只要稍加分折，就可以辨认出来。

就写实风格的彩陶来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出土的属马厂型的舞蹈纹彩盆，

是马家窑文化彩陶中以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彩陶作品之一。这件彩陶器型较大，敛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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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家窑文化中的舞蹈纹彩陶盆、彩陶罐、彩陶壶已有大量的实物出土，曾引起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这

些彩陶上以“人”为表现主体的划符反映了我国西部原始先民生活中舞与巫的演变，特别是他们将巫术礼仪活动与描绘记

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在长期的文化承传过程中形成了从写实到抽象的一个完整的文化艺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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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 far many specimens of the Majiayao culture’s painted pottery basins,jars and pots decorated with dancing image patterns

have been unearthed.They have caught a lot of domestic scholars’ attention.The delineation of “human” figures on these painted

pottery objects mirrors the evolution of dancing and witchcraft in the life of our primitive western ancestor,especially their combination of

witchcraft rituals with narrative description.They form part of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ulture and art that goes on from,

the figurative to abs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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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祥  by Chen Yongxiang

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在盆口内沿

壁上，用流畅的笔法勾出三块空白，在每一

块空白处以剪影式的平涂手法，画了五个

手拉手的舞蹈人物，脸面向一致，头部后侧

各绘有发辫或饰物，摆向整齐划一，两腿正

面稍稍分开，每组外侧两人向外展出的一

臂画成两道，象征着舞人手臂的摆动，表现

出运动感，人体下腹左侧也画有腰间饰物。

方向相反的头部与尾部的饰物，使人联想

到他们抬腿踏地，翩翩起舞的场面(图1)。

和这种较为写实的纹饰相类似的还有

四坝文化的舞蹈彩陶。据调查记载，其中一

件彩陶罐描绘着18位比较写实的人物，这

些人被分成6组，每组3人并立，形态相同，

双手合于腹前，好像是在轻歌曼舞中缓缓

向前走来 ，人的形象清晰可辨。甘肃武威

市磨咀子马家窑文化类型遗址中残碎的舞

蹈纹彩陶盆内壁上部绘有两组舞蹈图，每

组9人，手拉手作舞。舞人形象图案化较强，

将头与下腹均绘成圆点，身躯、手臂和腿仅

为一直线。笔法虽简练，但人物形象鲜明，

画出了原始舞蹈的特点，通过整齐的动态，

表现出人物正有节奏地踏舞(图2)。

青海省宗日遗址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

舞蹈纹彩陶盆，其内壁上分别绘画了两组

人物图像，头饰较宽大，人物的双臂斜下

方张开并相连。这些人物除了有一个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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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竖交叉后而形成的十字，有时还写成二

人合抱的“玉”字。

甘肃近年发现的一件马家窑文化半山

类型彩陶罐(图5)，罐腹两外侧各画一人物

图像，人物直立，四肢张开上扬，身披衣

饰，著长袍，人面外廓用较宽的圆线画出，

内画眼，鼻、口，人物四周画满了“十”字

形纹饰，两旁饰葫芦形网格纹。整体图像

显得神秘，诡异而庄严，所画人物顶天立

地，是否可认为是能沟通天地神灵的巫师

形象。“巫师”头著饰物（宽边纹），身披

巫衣，巫袍垂地，四肢上扬似在进行巫祝，

巫师四周饰满的“十”字形纹饰更加强了

画面严肃而迷幻的氛围，整幅图像充满了

宗教气氛。这似乎表现或记录了正在进行

时的巫术，或图腾崇拜活动。它既是巫舞，

也是艺术。巫觋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角色，

使得巫术仪式过程显得神秘而庄严，只是

在仪式活动进行到高潮时，方进入如醉如

痴，手舞足蹈的状态。这件彩陶的图像，艺

术地表达或再现了这一情景。

“巫”字的来源也许和这些彩陶上舞

蹈纹饰有着联系。仔细观察以上不同地区

和时期彩陶上的舞蹈纹饰“人”的形象，

“人”被包裹在其它纹饰之中，头上和脚下

多有横杠分割，有些“人”图像周围饰以

“Ⅹ”纹或“十”纹。从“巫”字的字意来

看，在上古时代，巫的地位极高，祈祷、卜

筮、星占、出征、议事、去灾、治病、求

福、生产等等，无不是由巫者所为。《辞海》

解释是：“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

再来看几组半抽象性的舞蹈纹彩陶，

这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为“变形人纹”“神人

纹”或最早称之为“蛙纹”的那些彩陶，在

原始舞蹈纹彩陶上我们可以更明显得看到

“巫”状的刻划符号。舞蹈这种纹饰从马家

窑文化的半山类型开始，一直延续到马厂

类型，早期为写实性，人头部画一圆圈，胸

部两侧画有胸骨，四肢均向下作舞蹈状

(图6)。之后又出现了上肢向上，下肢向

下的纹样。到半山中晚期开始出现了四肢

向上的基本形态。但这种基本样式也有很

多变化，特别是在半山类型中，绘有头部

和五官的，下肢被巫袍遮挡而上肢无手指

醒目的圆形臀部外，其腿部又分为两种造

型，一类呈锥立状，一类呈分腿状。24个

人被四层括号分括成了两组，一组13 人，

另一组11人，且相互对称。在两组括号的

弧背之间又画有相互对称的两组抽象图案，

每一组由叶状斜线纹与其上下方的一个实

心圆点组成。相互对称的两组画面自然地

构成一个单元，实心圆——叶状纹——实

心圆和两组人物纹。两个单元在空间上明

显地呈“十”字形对称，但在内容上，单

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并不能完全割

裂开来。在图案的上下方各画有圆周线，

上面一圈，下面四圈。盆口沿处还画有呈

“十”字形对称的四段锯齿纹，锯齿纹之间

有小斜线纹相间。在这些小斜线下方的外

壁上又对应地画了一些竖直的小须线纹，

而锯齿纹下却没有，表示小斜线和小须线

之间具有相互说明的关系。盆腹外壁上画

有三道圆周线纹，于两边呈对称地形成两

个如绳结似的结点，结点外有一个粗大向

上的单钩纹，形如绳头(图3)。

在甘肃省大通河下游出土的舞蹈纹彩

陶壶，属马家窑类型，它以黑彩绘出两组

舞蹈纹饰于壶的肩部，一组3人，一组2人，

均作携手状。舞者皆无双脚和双腿，身体

绘成枣核形。舞者头部为圆形，圆中心点

是一较大的白色圆点，周围绘六到七个不

等的小圆点，形成强烈的纹面或面具感。

舞蹈者周围饰以七至八道同心圆弧线，舞

蹈者旁边下部饰以三角形山状纹。比照舞

蹈纹彩陶盆，舞蹈者人物造型形象更有女

性特征(图4)。

对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出土的属

马厂型的舞蹈纹彩盆，笔者首先想到了

“巫”字，“巫”字是“工”字和两个“人”

字的结合体，像众人挥袖而舞。如果从立

体的角度观察，似乎是人悬在天地之间，

通天立地。如果从平面上观察，则是两个

人躺或立于“Ⅰ”的两侧，头上脚下有各

有条横杠。据资料记载，巫字的起源甚古，

古文字学家在甲骨、金文中早已经发现了

它的踪迹，考古工作者还在5000年前的废

墟中发现了更古老的与“巫”字相关的刻

画在陶器上的陶文符号。它的基本字型是

的，四肢均画有手脚指并作快速舞蹈状的

多种变化形式(图7)。到马厂类型时，大部

分已把头上折套于器物口径周围，器物四

周的人共用一个头，达到了高度的概括。

这些彩陶从侧面平视时只是单个的舞蹈人

物，但当我们从上面俯视时就会看到他们

依然在跳着连手成圈的舞蹈。从现有资料

看，这类陶器在原始巫术礼仪，特别是丧

葬礼仪中大量使用。古人把世界分为截然

分离的两个层面，天与地、人与神、生者

与亡灵。而上天和祖灵是一切知识和权力

的源泉。天地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

人和工具为中介，在原始社会中，这中介

只能是巫师和巫术宗教器物。“巫”字和彩

陶上的舞蹈纹中的“人”正是处于天地之

间，形象地阐释了沟通天地神人的作用。

在这些原始时期的彩陶上描绘的以人

为主体的形象中，由写实走向概括和抽象，

其作用仅仅用装饰来解释还不够，也许它

的作用也不仅是描绘原始先民的舞蹈，更

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些原始画符中可以看出

先民对“巫”与“舞”的关系巧妙地描绘

和应用，以及对描述的概括能力的提升。

在我国，考古学家从甲骨卜辞里巫与舞同

字同形的分析中，也可看出舞与巫的联系。

巫，人神之间的媒介，舞，人神沟通

的一种语言，舞蹈纹彩陶，刻画巫、舞的

演变。巫、舞成为统一体，是原始社会低

下生产力水平下特殊的、必然的产物。笔

者认为，这些彩陶上以“人”为表现主体

的划符反映了我国西部原始先民生活中巫

与舞的演变，特别是他们将巫术礼仪活动

与描绘记事划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

在长期的文化承传过程中形成了从写实到

抽象的一个完整的文化艺术序列。彩陶文

化中异常丰富的图像、纹饰包含了对原始

舞蹈，对巫术礼仪的艺术再现，包含了原

始先民对自然、社会、生活的认知，对天

地神灵的崇拜。这种意识始终贯穿于整个

原始文化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在原始丧葬

文化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因此，我们说这

是一个流传有序，表现丰富的文化现象。

（陈永祥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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